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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善（右）与汪军（左）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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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新浪”开微博多年，可喜的收获之一就是结
识了不少喜欢中国现代文学的“脖友”（微博谐音“围
脖”）。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注意到了名叫“汪军东西
均”的微博，以及这个微博不断介绍的“重走郁达夫之
路”。“重走郁达夫之路”有图有文，图都是稀见的老照
片，文则直奔主题，干净利落，因此，我多次转发并加以
评论，记得有一条是这样说的：“在郁达夫研究中，他安
庆时期的活动和写下的A城系列小说，一直是个薄弱
环节，所以，‘重走郁达夫之路’活动应该充分肯定。”

汪军是安徽安庆人，他深爱自己的故乡，对安庆
这座长江之畔的历史文化名城有着特殊的感情，因此，
他担任了皖江文化研究会会长。“重走郁达夫之路”正
是皖江文化研究会每年一次的“寻拍老安庆”系列活动
之一。作为安徽省的老省城，“桐城派”的故里，安庆人
文积淀深厚。汪军他们每年变换一个主题，发掘快要
湮没的历史信息，寻拍劫后幸存的历史遗迹，吸引了不
少年轻的朋友，在当地产生了越来越大的文化影响。
去年他们的活动主题是“追寻黄炎培先生足迹”，我在
汪军的微博上看到了黄炎培先生之子、经济学家黄方
毅教授也参加了。

回到“重走郁达夫之路”，准确地说，“重走”的
是“郁达夫安庆之路”。喜欢郁达夫的，也许都知
道，郁达夫一生曾数次踏上安庆的土地，主要有两
次。第一次是一百年前，即 1921 年 10 月到安庆，执
教安徽公立法政专门学校，从而开启了他的教学生
涯；最后一次是1929年9月底到安庆，拟担任安徽大
学文学院教授之职，但仅一个星期即返回上海。这
两次安庆之行，尤其是第一次，在郁达夫的文学创
作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产生了《茫茫夜》《秋柳》

《迷羊》等“A地系列小说”。
1921年9月初，郁达夫从日本回到上海，到泰东

图书局接替郭沫若主持《创造季刊》创刊编辑工作，在
初步编定《创造》创刊号目录并在 9 月 29 日上海《时
事新报》刊出《纯文学季刊〈创造〉出版预告》之后，
郁达夫即乘船赴安庆，10月1日抵达，次日就到法政
专门学校报到。当时安庆高校为吸引京沪当地的教
育人才，采取高薪聘用政策，郁达夫教授英语、欧洲
革命史等课程，月薪两百元（沈雁冰当时在商务主编

《小说月报》，月薪才一百元）。郁达夫到安庆最初四
天的观感，后有《芜城日记》记之，这也是目前所知郁
达夫在国内报刊上发表的最早的日记。

就在郁达夫抵达安庆的当月，他的成名作中短篇
小说集《沉沦》由泰东图书局初版，郁达夫由此在中
国文坛上震惊四方。《沉沦》的问世，“在中国的枯槁
的社会里面好像吹来了一股春风”（郭沫若《论郁达夫》），激烈的争议也接踵而至。为
此，郁达夫 11 月 27 日在安庆给北京的周作人寄去一本《沉沦》和一封英文函，希望周
作人“出自内心对我的作品进行批评”，促使周作人四个月后在《晨报副刊》“自己的
园地”专栏发表了书评《沉沦》。这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颇为有名的“《沉沦》事
件”，而这事件必不可少的一环是在安庆。

郁达夫在安庆执教这个时期，显然是《沉沦》思绪的延续。一个刚崭露头角的新
文学作家，在安庆这座古城里，结识张友鸾等青年同好，纵论中外文学，又留意日出
日落，也不免醇酒妇人，这种生活正是郁达夫所一直向往的那种自然主义的生活方
式。以这段人生体验为背景，郁达夫在紧张的教学之余，赶写小说《茫茫夜》，1922
年 2 月寒假回上海后定稿，替代《纯文学季刊〈创造〉出版预告》中预告的《圆明园之秋

夜》编入《创造季刊》创刊号发表，从此拉开他的“A地系列小说”的
序幕。《茫茫夜》的主人公名于质夫，作为郁达夫小说中极具代表性
的“零余者”艺术形象，于质夫这个人物不仅贯穿了《茫茫夜》《秋柳》
等“A地系列小说”，而且还出现在《怀乡病者》《风铃》等郁达夫早期
小说之中，其影响之大，以至郁达夫友人易家钺（易君左）在他的以
郁达夫为原型的小说《失了魄的魂》（收入《西子湖边》，1924年6月
泰东图书局初版）中的主人公也名游质夫。

五年之后，安庆的这段生活仍使郁达夫挥之不去，无法忘怀，于
是他再次拿起笔来，写下了中篇小说《迷羊》（1928年1月北新书局
初版）。他在《〈迷羊〉后叙》中开宗明义：“五六年前头，我在A地的
一个专门学校里教书。这风气未开的A城里，闲来可以和他们谈谈
天的，实在没有几个人。”尽管仍是追述安庆这一段时光，地点仍在

“A地”，但《迷羊》主人公的名字改了，不再叫于质夫而叫王介成。
当然，不管是于质夫，还是王介成，安庆是郁达夫这一时期小说创作
的一个重要源泉却是始终如一。

郁达夫对安庆留下美好而又复杂的记忆，不断形诸笔墨，除了
《茫茫夜》《秋柳》《迷羊》，他在《茑萝行》中也写到“A地”，而安庆也
没有忘记郁达夫。省立安徽大学成立后，文学院又于1929年9月
电聘郁达夫担任文学教授，月薪三百四十元，而且先预支一个月，
待遇不可谓不高，他于是在9月29日再到安庆，入住百花亭安徽大
学。第二天是“清秋的好天气”，他发信周氏兄弟等好友报告行
踪。接下来几乎天天“晴爽”，他会友访古，还校读译稿，颇为忙
碌。原计划10月7日即开讲“文学概论”，不料10月6日突然冒雨
乘船返沪，“行李衣箱皆不带，真是一次仓皇的出走”（以上引自郁
达夫《断篇日记》），原来友人邓仲纯及时通报郁达夫有人要加害于
他。郁达夫与安庆的因缘由此划上令人遗憾的句号。

上面所说的这些，汪军想必早已烂熟于心，他还在《两个觉醒》
的微博中进一步指出：“作为辛亥革命重要策源地之一的安庆，是
一座铁血城市，二次革命失败后，以岳王会为骨干的革命党人对皖
北倪嗣冲军阀的抗争一刻都没有停止。《新青年》集结了皖江党人，
直皖战争皖系战败又是一个契机。在陈独秀、胡适等旅京、旅沪知
识分子鼓励下，1921年安庆先后爆发‘六二’学运和‘驱李’运动，庆
祝‘驱李’胜利的万人大游行彰显了蓬勃的市民精神。正是这些元
素构成了郁达夫‘A城系列小说’的背景，他要表达的正是市民精神
的觉醒。《秋柳》中的陆校长，就是郁达夫任教的安徽公立法政专门
学校校长光明甫，安徽知识界的灵魂人物。……而延续日本《沉沦》
时代，郁达夫‘A城系列小说’大胆地暴露自己的内心世界和隐私欲
望，又是人的觉醒，这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

或许正是从这“两个觉醒”的认识出发，“重走郁达夫的安庆之
路”，久而久之，汪军萌生了一个新的大胆的想法，那就是创作一部
小说，让于质夫仍然当主人公，让于质夫重归安庆，再现他在安庆
的日日夜夜和在“两个觉醒”中的心路历程。我读完《归羊》后发
现，这部小说的行文是郁达夫式的。小说从于质夫最后一次到安
庆开始叙述，不断穿插于质夫第一次到安庆的追忆，字里行间处处
散发着生命觉醒的气息，以及对“两个觉醒”的强烈渴望。在《归
羊》结尾，于质夫与文学院杨院长曾有一番长谈，两人共同回顾了
安庆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杨院长当为杨亮功，后来也担任过安
徽大学校长。安徽自治运动期间，他是省立第一中学校长，才二
十多岁，与法政专门学校校长光明甫、省立第一师范校长李光炯
等在一起，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时隔八年，于质夫与杨院长的
精神再次发生交集，拥有这一段共同的人生记忆。这是《归羊》
的激昂之处，透露出一缕光明的温暖、一丝希望的憧憬，这也是
那个时代的“两个觉醒”赋予于质夫的生命色彩。

汪军的《归羊》重新构思了于质夫的大结局，虽然晚了近一个
世纪。于质夫生命意识的高扬，不也象征着郁达夫灵魂的复活与
再生？这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意识的对接，也是一个极有意思
的尝试。而且，《归羊》也可视为“重走郁达夫之路”的一种特殊方
式。明年正好是郁达夫到安庆一百周年，小说《归羊》的出版和“重
走郁达夫之路”活动的继续，是今天“A城”也即安庆市民对郁达夫
的最好的纪念，故我乐意为之作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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